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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的 啟 示 — 李 公 佐 ： 〈南 柯 太 守 傳 〉
劉燕萍
〈南柯太守傳〉是個借夢境展示人生無常“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的諷刺寓言， 
淳于棼從夢中出發、經歷考驗，深深體驗人生之盛衰、順逆、變遷之無常，回歸現實世 
界時，因而能夠了悟人生倏忽及名利虛誕的道理，完成啟悟歷程，而夢境中所展現的螞 
蟻世界，與真實人生並列，收到低眨效果，從而令主角捨棄意志（W111) “棲心道門，棄 
絕酒色”，淳于梦的夢可被視為預示性之夢（ prospective dream)。
(一 ）預示性之夢境
容格（C. G. Jung) 認為夢是源自人格中的陰影（shadow) 部分，夢境所表現的是人類 
潛意識中的情意結，夢亦是種自衛機轉 （ self defense mechanism)，因為它可以調節人類心 
理的偏差，有助平衡情緒及心情。〔註 1〕容格在夢的理論方面提出兩種夢的分類，一為 
補償（compensation) 心理偏差之夢，如心理過分極端或偏頗於某一方面時，夢中便會出 
現與此相反之情況，以補償心理的失重狀況。二為預示性之夢境。〔註 2〕〈南柯太守傳> 
中的夢幻遊歷，便屬於後者。
預示性的夢境，可證人類潛意識除了盲目、無法無天及為求實現欲求而不擇手段等 
特質外，亦具備其優越性。日常生活中未能解決的問題、矛盾及衝突，往往在夢中通過 
象徵、比喻性之夢的語言及影像使做夢者獲得啟迪。容格說： “心 靈 （psyche) 是變化不 
已的，因此必須以兩種層次來界定。一方面，心靈產生過去全部的遺傳與痕跡 （ remants
and traces) 的圖畫，而另一方面---不過仍表現於同一圖畫內---是未來的遠景，只要心
靈創造它的未來，就會如此。”〔註 3〕縱使不為我們所察覺，潛意識仍是不斷活動及運 
作的，它在夢中便有機會展示其智慧，容格所重視的就是潛意識所具備的正面力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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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潛意識的心靈可以被假設為，含有智慧及目的，而且比實際的意識洞識力更優 
越 。”〔註 4 〕苯環的發現是其中一個著名例子：苯環的發現者（kekeul) 苦心焦思，未能 
解決之問題，竟在夢中出現答案：一個晚上他夢見一條捲成環狀頭咬着尾巴的蛇，因而 
領會苯的分子乃是一個由六個碳所構成的環。〔註 5〕由此可見預示性的夢，可以作為做 
夢者的啟迪。此外容格曾引述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事業高峰期所做的火車出軌之夢， 
〔註 6〕這個災難性的出軌事件預示了他在如日方中的人生巔峰期，因其野心過劇，卻力 
有不逮，最後遭遇滑鐵盧的現實。
另一個容格所列舉的事例是個爬山專家的預示性夢境，做夢者在夢中不斷向山巔進 
發 ，最後在極度興奮下，踏虛空中失足墜下，容格囑其必須注意爬山安全，五個月後， 
攀山專家便因失足而死於一次爬山活動中，應驗了他的夢境。〔註 7〕以上所列舉的三個 
夢 境 ，都是與日常生活有關。潛意識在夢中以象徵、比喻等方法預示未來。預示性質的 
夢 ，便是潛意識以夢境對做夢者所備受困擾的問題，提出答案或對做夢者的前途及將 
來 ，描繪出一幅一幅的藍圖。
2 .
〈南柯太守傳〉中的夢，亦是富啟迪性的預示性夢境，這亦是容格所言的大夢 （ big 
dream)。這種大夢相對於易於被人遺忘的小夢 （ little dream) 而 言 ，它通常發生在人生的 
轉捩點時期，是重要而令人刻骨銘心之夢。〔註 8〕淳于棼的預示性夢境，便是他了悟人 
生倏忽、名利虛幻之大夢。
淳于棼在其預示性夢境中經歷出發—考驗—回歸的啟悟旅程。主角的尋索過程相當 
複 雜 ，並非如沈既濟〈枕中記〉中盧生在現實生活中失意，因而有： “大丈夫生世不 
諧 ，困如是也！”之嘆，〔註 9〕從而在夢中遂其娶五姓女、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 
而聽之願。淳于棼的心理較盧生為微妙，一如其名字淳于棼— “棼”即紛亂，他的名字 
正好代表其內心的矛盾及複雜性。篇首介紹淳于棼雖然“累巨產”，但對權力的追求仍然 
熱 熾 ，故 “以武藝補淮南裨將”，唯 “嗜酒使氣”，與帥發生衝突而被斥逐。被斥逐後， 
他 以 “縱誕飮酒為事”的表現，則是一種自衛機轉，淳于棼以飲酒來抑壓追求名位的欲 
望 。
淳于棼在出發前所犯的“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之 “錯誤”（blunder) ，是引發啟悟 
旅行的契機，坎貝爾 （ Joseph Campbell) 認 為 “犯下錯誤也可能是開展一段不同命運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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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註 10〕而淳于棼所犯的“錯誤”，令他遭將帥斥逐，因而過着落魄的生活，在事 
業上處於低潮，這 個 “錯誤”正好令他反省其性格“嗜酒使氣，不守細行”，與軍隊中要 
求嚴格紀律之衝突及矛盾，以及其對名位等價值觀之看法。淳于棼在出發前正是處於人 
生轉捩點時期，現實迫使他對名位等問題作出思考，正如坎貝爾說：“(在出發前主人翁 
的）心理己經為轉變作好準備。”〔註 11〕這個冒險的召喚，驅使他在夢中經歷種種考 
驗 ，最後獲得啟悟。坎貝爾說：“冒險的召喚— 表示命運對主人翁作出召喚並將他由現 
實所屬的社群中抽離而往一個充滿未知數的世界進發。”〔註 12〕
3.
淳于梦在夢中的考驗包括他與金枝公主的聖婚（ Sacred marriage) 及在事業上治理南 
柯郡的得失，從而體會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些考驗皆有助其在夢醒時，了悟人生的 
真相，從而捨棄意志“棲心道門”。
淳于棼與大槐安國金枝公主結婚，可被視為啟悟旅程中與“好母親”（g00d mother) 
〔註 13〕結合的聖婚。坎貝爾說：“在經歷所有障礙與困難後，通常便是勝利的英雄與天 
后 、女皇的聖婚。”〔註 14〕而這個女皇所代表的“(不單是）美麗、願望的達成，她亦 
是母親、姐妹、情人與新娘。”〔註 15〕美麗的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 
之禮，頗亦明顯”，既代表漂亮的情人及新娘，亦是淳于棼在性方面的啟導者。主角在性 
格及人格上的成熟，性的啟蒙及滿足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她亦代表繁殖的力 
量 ：金枝公主與淳于棼“生有五男二女，男以蔭門授官，女亦聘於王族。”家族昌盛， 
有賴這位大槐安國集國王、王后寵愛於一身的玉葉金枝。
此外，金枝公主也充當了淳于棼的智慧老人（ wise old man) ，並令主角在事業上獲得 
極大成就。淳于棼在南柯郡的成就，可說是由金枝公主一手策劃及安排的，以淳于棼 
“不守細行”的游俠性格，縱使有名位上追求之欲望，亦欠爭取的主動性，他與金枝公主 
論及從政之道時，只答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假如沒有公主，扮演智慧老人及助手的 
角色，淳于棼亦未必有南柯郡的政績。金枝公主積極之推動：“卿但為之，余當奉贊”， 
便是個非常重要而關鍵性的轉捩點，正由於公主的鼓勵及推動，加 上 “妻遂白於王”向 
國王推薦，淳于棼才能開展他在南柯郡的從政生涯。在二十年間“貴極祿位”，政績受到 
肯定，不單被視為南柯郡的民族英雄，善政令“百姓歌謠”，人民更“建功德碑”及 “立 
生祠宇”，淳于棼所享受的是有如神祗般尊貴之地位。除 “風化廣被”受百姓擁戴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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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國王的器重：“賜食邑，賜爵位，居臺輔。”名成利就之威福，可謂一時無兩。
4.
淳于棼在夢中的考驗，不單包括聘任周弁為司憲，田子華作司農，在二十年中將南 
柯 郡 由 “政事不理，太守黜廢”的百廢待舉之政治環境，脫胎換骨而成為大治的城郡， 
亦包括他遭受挫折時所面對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歷鍊。齊裕焜認為〈南柯太守傳〉 
所描寫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昭然若揭。”〔註 16〕
淳于棼所遭受的挫折，亦直接造成其命運之急轉（peripeteria) ，他所遇到的首次失敗 
是檀蘿國戰役中，周 弁 “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在戰爭中失利，其次為主要助手南柯郡 
之司憲周弁“疽發背卒”，失去從政上之重要助手，其三為金枝公主的死亡，這三件事造 
成其命運之急轉，令淳于棼飽嘗人情冷暖的滋味。
主角所經歷的炎涼世態，首先為金枝公主逝世後，被 “國有大恐”、 “釁起他族，事 
在蕭牆”之流言所讒毀，令國王對他猜忌，將他軟禁及遣返本里。昔日主角威福之盛， 
一 時無兩， “貴門豪族，靡不是洽”，但在大槐安國最後的歲月中卻“鬱鬱不樂”、被軟 
禁甚至被逐出境，今昔之比可見世態之炎涼。此 外 ，人情冷暖亦表現在二使對淳于棼前 
恭後倨的態度中，昔日迎接主角往大槐安國當駙馬時必恭必敬， “左右從者七八，扶生 
上車”，沿途威風凜凜，氣派非凡：“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於左右。”及 
後淳于棼被斥逐落魄，卻要仰其鼻息，他們對淳于棼“廣陵郡何時可到？ ”之問不予理 
會 ，只 是 “謳歌自若”，很久才答曰： “少頃即至”，態度之倨傲可見。淳于棼所遭受的 
人情冷暖，就正如《聊齋誌異》中 〈宮夢弼〉一篇裏柳和父親“財雄一鄉，慷慨好客， 
座上常百人”，但家道中落後，不但親友疏絕，連岳父亦對他閉門不納，“寄語云： ‘歸 
謀百金可復來，不 然 ，請自此絕。’ ”〔註 17〕淳于棼與柳和同樣飽受人情冷暖之苦，這 
些刻骨銘心的經歷及考驗，卻有助淳于棼在回歸人世後，獲得人世倏忽及名位虛幻的智
5 .
〈南柯太守傳〉就是借一個預示性質的夢境，令淳于棼獲得名位競逐之虛妄及人生 
倏忽的智慧。首 先 ，作者透過夢境來表達人生如夢的意念。〈南柯太守傳〉中 ，淳于棼 
在夢中經歷二十多年的人生起伏，從 而 “感南柯之虛浮。”來自同一原型的作品如〈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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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廟祝〉，楊林在夢中經歷數十年，〔註 18〕沈既濟〈枕中記〉裏盧生在虛幻的夢境中， 
經歷五十多年之歲月，〔註 19〕還有〈櫻桃青衣〉中 ，盧子歷幻二十多年。〔註 20〕在 
以上的作品中，時間順序被打亂，南柯一夢中，二十多年只是人生的一剎那：二友在淳 
于棼入夢前“將妹馬濯足”，主角酒醒時，二客仍“濯足於榻”，由此更見人生之短暫。正 
如 〈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 、影 ，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陸游也說：“仕宦蟻巢夢，功名馬耳風。”（〈衰病〉）
李公佐除了利用夢境作出諷刺外，他亦透過淳于棼對比夢境和真實人生，從而獲得 
知識、李公佐的現身說法和李肇的贊，來確定讀者獲得小說所傳達的對追逐虛妄名位之 
諷刺。
淳于棼在夢境中仕與婚的經歷是晚唐人士之夢想。是篇與〈枕中記〉不同，〈枕中 
記〉所反映的是娶五姓女、出將入相的中唐或以前士人之理想，〈南柯太守傳〉中淳于 
棼娶金枝公主及坐擁南柯郡大權，才是晚唐士人之夢想：中唐及以前，一般士人的婚姻 
對象，僅限於高門第的女子，到後來，士族在政治上開始抬頭，婚娶範圍也擴大至與皇 
族成婚。〈南柯太守傳〉中淳于棼迎娶金枝公主，便是晚唐士人的夢想。況且，唐玄宗 
時 ，由於連年用兵，故設立長期駐兵，府兵制遭募兵制破壞，大將亦可專兵，時人觀念 
亦由從前的出將入相，變為以割據一方的藩鎮為光榮，〔註 21〕情況就正如淳于棼獨佔 
南柯郡之主治權二十多年，人民奉之若神明：“百姓歌謠，建功德碑。”
婚聘皇族，坐擁割據一方的權力代表對名位的追求，作者就是透過淳于棼在追逐名 
利之過程中的升降及了悟人生之真相帶出諷刺的訊息。淳于棼歷盡人情冷暖，看透名位 
營求的虛誕，名位之追求就如馬致遠〈雙調•夜行船■秋思> : “看密匝匝蟻排兵，亂 
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看破名位的虛誕，淳于棼因而獲得知識， “感南柯之虛 
浮 ，悟人世之倏忽”，從而捨棄意志，“棲心道門，絕棄酒色”。正如叔本華的理論：人 
的意志化生無窮無盡的欲求，欲求產生無數的痛苦，只有捨棄意志，才能平息生活之 
欲 。〔註 22〕淳于棼所得到的智慧及捨棄意志便表達了作者對名位所持的否定態度。
除了淳于棼外，作者李公佐亦現身說法，教訓讀者“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李 
肇亦成為作者的代言人：“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眾何殊。”至此，諷刺 
對權力名位追求的訊息可謂極其名顯。篇中所傳達的意念與莊子〈秋水〉篇 中 “鵷鶸與 
鵠”一則寓言，可以互相表裏：惠子仕於梁，為惠王相，他恐懼莊子會取代其地位，莊 
子 以 “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的鵷鶸絕不會嫉忌鵠鳥口中之腐鼠，〔註 23〕來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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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的小人之心。鵷鸛的境界便是“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的達人之境，而鸱鳥之視 
野則代表芸芸眾生的蟻眾對名利的執着和欲求。
(二 ）低 貶 模 仿 （ Low burlesque)
作者利用螞蟻的世界與人世並列，將人世贬為昆蟲世界，從而收到將名位低贬之 
效 。低眨模仿的作用是將虛構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作出對比，達致諷刺的效果。模仿就 
如令當事人站在變形鏡面前，照鏡子的人在錯愕、震驚之餘，發現鏡中所反映的妖怪， 
其實就是他自己。〔註 24〕低貶模仿利用縮小和變形等技巧來降低人類的尊嚴或人類所 
極為重視的事情，從而達到諷刺鵠的。李汝珍《鏡花緣》亦有運用低貶模仿手法，如寫 
小人國中八、九寸長的名副其實的卑鄙小人（第十九回）、大人國中，足下踏着黑雲的壞 
心腸傢伙（第十四回）還有無腸國中要僕役吃糞便的、吝嗇得一毛不拔的富翁（第十四 
回），〔註 25〕這些都是低眨模仿的例子。又 如 《官場現形記》第六十回中甄閣學之長 
兄 ，夢中身處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豺、狼 、虎 、豹 、貓 、狗 、老 鼠 、猴子、黃鼠狼的 
世 界 ，〔註 26〕這個夢的世界就是現實人生的寫照。〈南柯太守傳〉中所採用的便是低 
眨模仿之諷刺手法。在大槐安國中，淳于棼歷盡人世名位的榮耀，貴為駙馬、守南柯郡 
大治二十年，人民甚至為其立生祠宇。所謂榮華富貴，只不過是犠穴中的爭名逐利，這 
種將人世變形為蟻穴的手法，是 帶出“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的有力而辛辣之諷刺。
製造一個夢幻世界的真實 （ apparent reality) 是低眨模仿的一個技巧，目的在使讀者在 
閲讀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所刻意營造的假象之真實，從而利用這個虛擬的世界 
對比真實之人生，旨在對現實作出諷刺。《格列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 中 ，作者所 
描寫的虛擬旅程，也利用了製造表面上之真實的技巧進行諷刺。書中有很多瑣碎而詳盡 
的細節上的描述，作者甚至將船航的經緯度也條列出來（第一部份第一章）。〔註 27〕這 
些細緻的描述，便是用以製造假象的真實。
〈南柯太守傳〉中 ，李公佐亦製造了一個假象的真實之螞蠛王國，使之與現實人生 
作為對照，不單讀者需要接受一個夢幻世界的真實，連淳于棼亦由疑惑、接受至完全代 
入假象的真實中。這是個漸進的過程：第一個階段裏的淳于棼的人間意識仍然強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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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中從二紫衣使者，乘車入古槐穴時，其理智尚能作出“頗甚異之”的分析，沿途見 
“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甚異”、 “甚殊”的感覺，可見其人間意識仍然強 
烈 ，因為在這個階段的淳于棼，仍能感受到人世與槐穴世界的差異。
第二個階段中，作者利用人世中的人物及曾經發生的事件作為橋樑，貫穿夢境與現 
實人生，並用來鞏固這個假象的夢境世界：篇中記叙淳于棼曾與眾女，在上已日於天竺 
院 ，觀舞婆羅門及在七月十六日，在孝感寺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現實中曾邂逅、調情 
“情意戀戀，矚盼不捨”的人物，在夢中重逢仍然緬懷舊情、情意綿綿。眾女與淳于棼的 
風流、浪漫之歷史更加強了夢境的真實性。此外，作者更利用三位人物為橋樑，貫串人 
世與蟻穴，製造一個疑幻疑真的假象之真實。其中周弁、田子華既是淳于棼在人世的朋 
友 ，亦是在蟻穴中，政治上之夥伴，前者為其司憲，後者為其司農，至 於 “不知存亡”， 
失踪了十七、八年身為邊將的父親，亦有親筆書函寄與淳于棼。這三個人物（雖然淳于 
棼之父沒有露面）是穿梭於人世與虛幻夢境中的人物，亦是製造一個令人入信的假象的 
真實之重要手段。
第三個階段是淳于棼完全忘卻真實人生，以大槐安國為真實世界的階段，當王后遣 
其返回人間的家時，他竟回答：“此乃家矣，何更歸焉？ ”其人間意識已完全模糊。在 
這三個不同的階段中，李公佐按部就班地，製造了一個假象的夢幻世界之真實性，這個 
變形的虛擬之螞蟻世界，便用以作為對真實人生之諷刺。
2 .
變形是諷刺文學的一種常用的手法，將諷刺對象的體積縮小，令其尊嚴相應地被低 
眨 ，〔註 28〕如 《格列弗遊記》中 ，史衛夫特 （ Jonathan Smft) 在第一部分中，便是利用 
小人國中，六寸小矮人的身形及其大言不慚：認為小人國是天下的中心，其國王是至高 
無上的“頭頂着太陽”的偉大人物（第一部分第三章）〔註 29〕的強烈對比，來諷刺人類 
的盲目及自大。〈南柯太守傳〉中 ，人世亦被變形為蟻穴，從而帶出名位追逐之虛妄。
作者除了將人間變形為蟻穴，更進一步利用撕開面具（unmaskmg) ，揭穿真相的手 
法 ，將人生與蟻穴並列及對比，來進行諷刺。揭開面具其實是一種間接諷刺的手法，而 
所虛擬的世界之作用便如一面鏡子一般，用以反映現實的人生。淳于棼在政治上被疏 
離 、被逐出大槐安國及重返人間的過程，是個重要的環節，沒有這個疏離的過程，便沒 
有撕破面具的發生，也沒有主角獲得知識的階段。淳于棼醒後，尋找槐穴是個發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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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撕下假面具的過程。他所撕開的面具包括：大槐安國和檀蘿國只是兩個蟻穴，南柯只 
是一棵樹枝，令淳于棼“戰慄”的 、 “長大端嚴”的大槐安國之國王，只是一隻三寸長 
“素翼朱首”的公蟻，大獵於靈龜山的“川澤廣遠，林樹豐茂”的山林，只是個腐龜殼。 
這些真相的發現一方面造成令人震驚的感覺，〔註 30〕另一方面，更收到荒謬之效果。 
在夢中顯赫一時的地方原來只是個蟻穴，人生所熱熾追求的名位，只是個虛幻而不真實 
的夢境，還有比這些更荒謬嗎？此 外 ，撕破面具亦帶出反諷的效果，在夢中淳于棼榮耀 
顯 赫 ，因守南柯郡而人民為其“立生祠宇”的二十年光榮歲月的喜悅及被“釁起他族， 
事在蕭牆”之讒言所傷、被國王削權及疏遠時的“鬱鬱不樂”的名位上之執着與追逐， 
原來只是個蟻巢夢，這個撕破面具的手法，便帶出事實與表象之差距的強烈反諷之效。
〈南柯太守傳〉是透過一個預示性質的夢境來表達人生倏忽、名位虛妄之見，在夢 
中淳于棼經歷了出發、吏治得失、人情冷暖的種種考驗，從而在回歸人世之後，獲得啟 
迪 ，對名利不再執着，因而捨棄意志“棲心道門”。這個重要的預示性之大夢，利用了一 
個螞蟻王國，對現實人生作出嘲弄，作者刻意營造一個假象的真實，安排主角在夢中歷 
幻 ，再利用揭開面具，剖出真相的手法，收到低眨人類極為執着的名位之效。況 且 ，以 
一個抽離的角度而言，芸芸眾生所熱烈追求的名位、金 錢 ，只因人類的短視才顯得重 
要 ，若以一個遠距離的觀點視之，一切皆是虛幻，人生亦是南柯一夢，所 謂 “達人視 
此 ，蟻眾何殊。”人類嘲笑螞蟻的忙碌、辛勞、苦苦營求，從達人的角度而言，人世又 
何異於蟻國？
此 外 ，作者利用一個夢境，來進行諷刺是相當高明的手法，因為由此可以帶出兩個 
層次的諷刺，作者不但利用夢中虛構的世界諷刺名位競逐之虛誕，而夢境倏忽更是“百 
歲光陰如夢蝶”的寫照。淳于棼在夢中經歷二十年“貴極祿位”、娶金枝公主、令南柯郡 
大 治 、受老百姓和國王之推崇的順境，亦面對命運逆轉時，備受人情冷暖、甚至被軟 
禁 、被斥逐之逆境，主角深深體會名利得失、宦海升降、浮沉。所執着的原來只是南柯 
一夢，夢中二十年，只是人世一剎那“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人生之短暫，令一切執 
着 ，變得毫無意義，這就是以夢喻人生的高明之處。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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